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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说法不武】

现行大气法没有明确

规定政府关于保护大

气环境的责任， 导致

大多数地方政府优先

发展经济，“先污染、

后治理” 。

【南腔晋调】

好汉们没把小二这类

服务人员当人看，用

今天的话说， 是价值

观有偏差。

让大气法真正长出牙齿来

刘武俊

中国

《

大气污染防治法

》

27

年来

首次大修

。

近日

，

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

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

审议

《

大气污染防治法

》

修订草案的议

案

，

此次修正

，

是

《

大气污染防治法

》

制

定

27

年来的第三次修订

，

也是首次大

规模修订

。

《

大气污染防治法

》

是大气治理的

基本法

。

在当前大气污染防治的形势

极为严峻的形势下

，

抓紧全面修订

《

大

气污染防治法

》

势在必行

。

我国现行的

《

大气污染防治法

》

于

1987

年制订

，

1995

年 和

2000

年 作 过 两 次 修 改

。

2006

年再次进入修改程序

。

2010

年

1

月修改草案由环保部报国务院法制办

后

，

一直处于

“

排期

”

状态

。

自

2000

年

最近一次修改至今已达

14

年之久

。

用

14

年前修改的法律治理当下的大气

污染已明显不合时宜

。

现行

《

大气污染

防治法

》

可行性较差

，

对违法行为的处

罚过低

，

条款过于简单粗糙且缺乏刚

性约束

。

现行大气法没有明确规定政

府关于保护大气环境的责任

，

导致大

多数地方政府优先发展经济

，“

先污

染

、

后治理

”

的现象时有发生

。

提高违法成本

，

加大处罚力度

，

是

《

大气污染防治法

》

首次大修的鲜明特

点

。

这也是呼应全社会的共识

：

只有提

高企业的违法成本

，

促进企业环境成

本内部化而不是转嫁到社会

，

让违法

者也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甚至倾家荡

产

，

才能从根本上削减大气污染排放

的过快增加

，

从根本上解决违法成本

低

、

守法成本高的问题

。

加大处罚力度

，

提高大气违法违

规成本

，

主要体现在取消了

50

万元罚

款上限和实行按日计罚的原则

。

2000

年版规定最高不超过

50

万元罚金

，

而

“

征求意见稿

”

则把罚金改为

“

对造成

一般或者较大大气污染事故的

，

按照

污染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

1

倍以上

3

倍以下计算罚款

；

对造成重大或者特

大大气污染事故的

，

按照污染事故造

成的直接损失的

3

倍以上

5

倍以下计

算罚款

。 ”

同时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

任

，“

可以处以上一年度从本企业事业

单位取得收入

50%

以下罚款

。 ”

此外

，

草案进一步加大了对污染

者的处罚力度的相关条款

，

对多项违

规拒不整改行为

，

实行按日计罚的原

则

，“

按日计罚

”

有望倒逼企业恪守大

气污染法的高压线

。

意见稿中

，

被纳入

为

“

按日计罚

”

的行为包括

：

超过污染

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

，

或者超

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

排放的

；

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

未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的

；

通

过逃避监管的方式向大气排放污染物

的

；

建筑施工过程中未采取有效措施

防止扬尘污染的

。

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制机

制

，

是本次大气法大修的主要亮点

。

草

案规定

，

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制

机制

，

对于重污染区域地区

，

要求制订

联防联制行动计划

。

这规定可以为对

京津冀

、

长三角

、

珠三角等大气污染较

严重区域探索建立联防联控机制

，

特

别是饱受雾霾困扰的京津冀地区联防

联控治霾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

。

目前

，

大气污染已经呈现出区域

特征

，

针对重点区域

、

重点领域协同

治理和区域联防联控的任务越来越

繁重

，

而现行大气治理难以突破属地

管理模式

。

各地在环保上的意愿和资

金投入以及管理水平和污染控制程

度也差异较大

。

这就需要通过立法

，

从法律层面确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

联制机制

。

2008

年奥运会和近期举行

的北京

APEC

会议

，

都采取了有效的

区域大气污染防控措施

，

实践证明协

同治理和联防联控具有可行性

。

这次

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

，

就是把区域气

污染防控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

，

对

于雾霾治理具有重要意义

。

从总体上讲

，

大气法的修订思路

要由过去的就污染谈污染

，

变为从改

善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高

度来谈大气污染治理

，

着力从市场化

手段进行调整

，

不再单纯依靠行政命

令

，

而是将更多考虑从更宏观的角度

去立法

，

从改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

方式角度去看大气污染问题

，

多使用

经济手段

。

新修订的

《

大气污染防治

法

》

不能仅限于作出原则上的规定

，

而

必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

。

要更加重

视标准空气质量标准

、

排放标准

、

处罚

标准等的制定工作

。

期望这次大气法的大修能够真正

制定出管用有效的史上最严大气法

，

让大气法真正长出牙齿来

，

为清洁空

气撑开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伞

。

（作者系司法部 《中国司法》杂

志总编）

乡绅鱼龙混杂

王国华

1949

年后

，

中国社会中的乡绅阶

层备受打击

，

尤其经历文革浩劫

，

这一

曾经支撑了社会发展上千年的文化符

号消失殆尽

。

现在的学者乃至官方开

始怀念并呼吁乡绅回归

。

央视甚至还

专门开设过

“

我眼中的乡贤

”

栏目

。

这

当然是好事

，

但对乡贤

、

乡绅的过度期

待

，

将其神圣化

，

亦非正途

。

我们可以

用

《

儒林外史

》

中的例子来打量打量

。

吴敬梓在

《

儒林外史

》

中刻画了众

多乡绅形象

。

张静斋

、

严监生

、

严贡生

、

王德

、

王仁

、

杜少卿

、

庄尚志

、

虞育德

、

余特

、

余持

、

虞华轩等

。

这些乡绅有一

些共同点

。

比如他们都有个基本的功

名

（

秀才

、

举人之类

）。

当然

，

若是通学

大儒

，

没有功名也被大家认账

；

都有基

本的经济基础

，

生活条件要比一般人

好

；

他们可以跟上面

（

官方

）

搭上线

，

是

官民沟通的重要渠道

，

因此在乡村属

于有头有脸的人物

，

做的事

，

说的话会

被广泛传播乃至放大

，

成为乡民议论

的话题

。

不过

，

从吴敬梓的描述中

，

乡绅中

好人并不多

。

虽有虞育德的舍己为人

，

庄尚志的不计名利

，

但更有严贡生的

仗势欺人

，

张静斋乱出主意害死人

，

王

德王仁见利忘义

，

眼睁睁看妹妹被人

欺负

……

还有一个高潮般的场景佐证

。

安

徽五河县要搞节孝入祠仪式

。

虞氏家

族中有位老太太的神主当日入祠

，

方

氏家族中也有位老太太的神主入祠

。

但虞家穷

，

方家有钱

。

当天虞家冷冷清

清

，

一个客人也没有

。

再看方家

，

祠前

尊经阁上挂着灯

，

悬着彩条

，

摆着酒

席

。

只听得西门三声铳响

，

抬亭子的人

大声喊

：“

方府老太太起身了

！ ”

须臾

，

街上一片鼓乐之声

，

两把黄伞

，

八杆大

旗

，

牌上的金字分别打着

“

礼部尚书

”、

“

翰林学士

”、“

提督学院

”、“

状元及第

”

等

，

都是余

、

虞两家族送的

。

后边的客

人分作两班

：

一班是乡绅

，

一班是秀

才

。

乡绅是彭家二老爷

、

三老爷

、

五老

爷

、

七老爷

，

其余是余

、

虞两家的举人

、

进士

、

贡生

、

监生

，

共有六七十位

，

都穿

着纱帽圆领

，

恭恭敬敬跟着走

。

大族乡绅

，

势利若此

。

其实这不仅是吴敬梓的偏见

，

各种

史料中类似记载比比皆是

。

乡绅均读过

书

，

是最知书达理的人

，

但免不了流俗

。

即如吴敬梓记载的那些官员

，

如范进

、

汤知县

、

汤总兵

，

致仕后一般也都要回

家做乡绅的

。

传统社会民间文化的建设

与推进都要靠他们

。

官府的触角一般只

到县一级

，

乡村建设基本靠自治

。

乡绅

则是自治的精神领袖

。

他们编地方志

、

调解民间纠纷

、

教化愚氓

、

帮助官府落

实各项政策等

，

活儿多着呢

。

这些官员

在任上并不高明

，

甚至昏聩糊涂

，

做官

时形成的毛病以及自身的缺陷

，

定然体

现在他们回乡做乡绅的方方面面

。

这些

乡绅

，

和他们传承

、

传播的文化一样

，

从

来就没纯净过

，

自始至终是一种鱼龙混

杂的东西

，

有很多所谓的糟粕

。

他们既

讲仁义道德

、

三纲五常

、

因果报应

，

又贪

图利益

、

势利眼

、

欺软怕硬

，

心口不一

……

但说句不好听的话

，

这也正是他们

生存的

“

场

”，

水至清则无鱼

，

他们的

“

场

”

即如此

。

乡绅是传统社会的根

，

吸纳的是

社会的习俗

，

吐出的是消化后的社会

风气

。

乡绅浸润其中

，

被社会风气熏

染

，

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

，

带给周围的

人若干互相抵触的观念

。

这种与社会

融为一体的文化

，

无论干不干净

，

都是

现实存在

，

也是他们延续下来的根源

。

他们对文化建设有好的示范

，

也有恶

的示范

。

一提到传统文化

，

我们常多想

到其优良的一面

，

而有意无意地忽略

掉糟粕的一面

。

殊不知

，

其糟粕的一

面

，

也是支持传统一路走好的因素之

一

。

就像乡绅

，

即使有这样那样的不

足

，

其依然是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

骨骼

。

革掉了他们的命

，

坏的东西自然

没了

，

但好的东西也没了

。

这就不难理解

，

为什么这个阶层

至今被人怀念和牵系

。

（作者系深圳作家）

【缘木求鱼】

或许，那一个个曾经

令人无比恐惧的反

向指标，正昭示了一

个新世界的到来呢。

受气的小二

晋东南

12

月

11

日

，

曼谷飞往南京的亚航

航班上

，

4

名中国乘客与空乘冲突

，

有

男乘客将果壳倒在过道乱踩

，

女乘客

将热水泼在空姐身上

，

敲飞机窗户

。

旅

游局发了通报

，

要求调查处理亚航航

班游客不文明事件

，

拟将其行为纳入

个人信用不良记录

。

空姐在改革开放

初期

，

是高大上

，

如今已走下神坛

，

成

为一种普通的服务行业

。

服务行业不

好做

，

由来已久

，

宋朝也是如此

。

《

水浒传

》

第三回

《

史大郎夜走华

阴县

，

鲁提辖拳打镇关西

》

里的店小

二

，

两颗牙没了

。

金老和女儿金翠莲被

郑屠控制

，

在酒店卖唱

，

晚上寄住在酒

店

，

由这店小二负责看管

。

鲁达让他放

人

，

他哪里敢放

，

郑屠也得罪不起啊

。

鲁达眼里揉不得沙子

，

很生气

，

一个巴

掌打过去

，

打得那小二口中吐血

，

再复

一拳

，

打下当门的两个牙齿

。

按现在的

标准

，

当属轻伤二级

，

鲁达涉嫌故意伤

害罪

。

可那时哪有这规矩

，

拳头就是真

理

，

小二爬起来

，

一溜烟跑掉了

。

旅店的小二遭遇不佳

，

饭店里的

小二受气的概率也很高

。

第三十八回

《

及时雨会神行太保

，

黑旋风斗浪里白

跳

》

里宋江

、

戴宗

、

李逵三人的一个饭

局

，

是在琵琶亭酒馆

。

宋江叫酒保给李

逵切二斤肉

，

酒保说只有肥羊

，

李逵马

上翻脸

：

欺负我只吃牛肉

，

不卖给我羊

肉

。

说罢便将鱼汁劈脸泼将去

，

淋那酒

保一身

。

酒保忍气吞声

，

又去切了二斤

羊肉

。

这酒馆是唐朝白乐天的古迹

，

有

书里屈指可数留下名字的一种酒

,

名

唤作

“

玉壶春

”，

是江州当地有名的上

色好酒

，

这个名字透着一股文化的味

道

，

就算放在今天用也不过时

。

琵琶亭

酒馆这等气派

，

这等江景

，

这等名流云

集

，

算得上百年老店了

，

可这里的小二

一点也没享受到民间所谓

“

店大欺客

”

的待遇

，

却受尽了窝囊气

。

也有运气稍好的

，

挨打了能有点

赔偿

。

第六十一回

《

吴用智赚玉麒麟

张顺也闹金沙渡

》

里

，

吴用带着李逵去

找卢俊义

，

投宿在北京城外一家店

，

这

里的小二没听李逵的招呼给他烧火

，

吃了李逵一拳

，

被打的吐血

。

好在带队

的吴用是个读书人

，

赔了十数贯钱

，

还

说了不少好话

。

即使是在操刀鬼曹正这样好汉们

开的店里

，

店小二也不能摆脱受气的

遭遇

。

曹正的酒店开在济州府外

，

杨志

丢了梁中书的生辰纲后

，

在这里吃了

肉

，

用了饭

，

还喝了两角酒

，

抬腿就要

走人

，

筛酒的后生上来揪住他

，

却被杨

志一拳打翻

。

这筛酒的后生

，

是曹正的

小舅子

，

是亲戚

，

也是小二

。

这几个宋朝服务行业的从业人

员

，

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

，

比之今日亚

航的空姐

，

有过之而无不及

。

时空推进

了一千余年

，

服务业存在的问题还依

然存在

。

乘客泼热水和李逵泼鱼汁

，

其

手法和思路

，

就像一个师傅教出来似

的

。

空姐们好歹有旅游局做主

，

小二们

只有忍气吞声

，

自己调节心情了

。

民间有句话

：

少不看

《

水浒

》，

老不

看

《

三国

》。

水浒里打打杀杀

，

三国里是

晚景凄凉

。

最坑人的是

，

个别好汉对小

二们的暴力

，

完全是吹毛求疵

，

寻衅滋

事

，

没有一点正当性

，

单就这一点来

说

，

实在是很坏的榜样

。

一句话

，

好汉

们没把小二这类服务人员当人看

，

用

今天的话说

，

是价值观有偏差

。

（作者系深圳文化学者）

【儒林经济】

乡绅即使有不足，其

依然是传统文化中不

可或缺的骨骼。 革掉

了他们的命， 坏的东

西自然没了， 但好的

东西也没了。

别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

木木

老赵是一个系统工程师

，

供职于

一家外资的通讯服务提供商

。

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

，

老赵一贯坚守

“

技术

”

本色

，

对股票这

种充满感情色彩的东西似乎从来就没

“

感冒

”

过

。

老赵唯一一次与股票的亲

密接触

，

是许多年前供职公司的股票

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时

候

，

他被告知

，

自己成为公司的股东

了

———

数量若干的公司股票已经老老

实实地趴在他的账户里了

。

虽然是

“

技术控

”，

但感情刺激过

于强烈了

，

也难免有失控的时候

，

有了

这笔

“

意外之财

”，

老赵很是兴奋起来

，

他准备瞅准机会把股票变现

，

让账面

上的财富变成踏踏实实躺在兜儿里的

真金白银

。

不过

，

对他这个

“

门外汉

”

而

言

，

股市实在是有点儿复杂

，

更何况

，

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新加坡股市

，

离

他也确实远了点儿

。

好在

“

世上无难事

，

只怕有心人

”，

在持续不懈地认真钻研下

，

老赵终于

入了门

、

开了窍

。

但造化弄人

，

已经成

为

“

门内汉

”

的老赵

，

却在交易系统里

怎么也找不到公司的大名

，

这让他颇

为困惑

，

实在忍不住了

，

向公司里的

“

炒股达人

”

请教

，

却被告知

，

由于公司

股票

“

太烂

”，

已经被交易所

“

下架

”

了

，

要卖股票

，

只能通过场下交易系统了

；

再问自己那点儿股票能卖出多少钱

来

，

得到的回答立即让他重新

“

技术

”

了起来

。

老赵的股票从此就被遗弃在

那里

，

就像根本不存在一般

。

一晃就过去许多年

，

在这段说长

不长

、

说短不短的日子里

，

老赵安安静

静地

“

技术

”

着自己的工作

、

生活

；

其

间

，

中国股市演绎出的颇有些奇幻色

彩的起起伏伏

，

似乎就与他没有一点

儿关系

，

那些不时从股市里蹦到舆论

场上的或悲或喜的传奇故事

，

当然就

更似乎与他没什么关系

。

不过

，

老赵的

“

技术人生

”

还是被

今年底的中国股市小小地骚扰了一

下

，

始于

11

月

20

日的一波

“

任性

”

地

拉升

，

在老赵的心田激起一阵涟漪

。

12

月

8

日

，

周一

，

又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日

子

。

中午休息的时候

，

老赵很兴致勃勃

地

“

招呼

”

大家

：

听说最近股市不错

？！

“

一石激起千层浪

”，“

技术控

”

居

然关心起股市来

，

办公室里马上就炸

开了锅

，

股市里的新兵旧将们几乎异

口同声地惊叫起来

：

老赵都问股市了

？

赶紧跑

！

第二天

———

12

月

9

日

，

据某些股

评大仙说

，

这是个值得中国股民永远

记住的日子

———

沪指暴跌

5.43%

，

振幅

超过

250

点

，

同时放出了自沪市成立

以来的交易天量

———

7934

亿元

。

一如

“

市场演义

”

中的诸多神奇

“

反向指标

”

———

证券公司门口看自行车的大妈

、

卖报纸的老头儿一样

，

老赵身上的神

奇光辉

，

在办公室里就显得格外耀眼

。

但股市随后几天的发展

，

却大大

出乎股市老将们的意料

，

从

10

日开

始

，

沪指一步一个台阶

，

12

月

19

日终

于再创新高

，

站上

3100

点

；

如此执拗

地攀升

，

让人的神经实在有点儿受不

了

。

这几天

，

市场里流传着各种版本的

股市笑话

，

其中最冷的一个笑话是

：

熊

市里好不容易挣到点儿钱

，

牛市里全

亏回去了

；

再坚持一下吧

，

把牛市熬过

去就好了

！

老革命显然遇到了新问题

。

据说

，“

人是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

河流

”

的

，

但人类实在是一种极感性的

动物

，

对旧知识

、

旧认知

、

旧经验都格

外地珍惜

；

因此

，

依了这些旧的东西应

对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

，

许多时候

，

就

要难免感觉力不从心

。

今天的中国股

市

，

早已不是十年前

、

五年前

、

甚至一

年前的那个市场了

，

市场所依托的国

内经济社会基础以及世界形势也大有

不同

，

内外都发生了变化

，

看待这个市

场的眼光似乎也应该跟着变一变

。

面对一个不断变动中的市场和世

界

，

要想把握主动

，

显然就不能甘于旧

知识

、

旧认知

、

旧经验的束缚

，

而应以

新的姿态直接迎上去

。

有了这样的态

度

，

应该就不会再恐惧于

“

老市场

”

的

“

反向指标

”

了

，

或许

，

那一个个曾经令

人无比恐惧的

“

反向指标

”，

正昭示了

一个新世界的到来呢

。

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


